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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工作，但生活还得
继续，我不时要去理发店染

发。理发店的6号是我熟识
的发型师，每次都是他帮我
打理。他常常在镜子里凝视
我颜色斑驳的脸，但从来不
说什么。过一段时间，白发
就会从发根处冒出来，他也
是一言不发，不要助理帮

忙，亲自来帮我上染发剂，
小心地涂，不让它沾到头
皮。只有不易察觉的时候，
他才会发出轻轻的叹息。我
知道，每当人们看到我的
病，再看看我的身材和相
貌，都会觉得惋惜。

即使是去熟识的理发
店，我也是很晚才去，怕别
人注意。这一天，我去时，只
有 6号在。他帮我染好发，
又做了一个很精神的发型，
我却不住地用手把两边的
头发朝前拨，想尽量多挡住

一些脸颊，他挡住我的手，
说：“不必这样，没关系的，

你仍然是个美女。”我的悲
伤慢慢从胸中涌起，他在我
背后说：“你妈妈一定很难
过。”我号啕痛哭。6号说：
“为了你妈妈，你也要勇敢

站起来！”我在滂沱的泪水
中朝他点点头。

我后来就经常去理发

店，6号是老板的堂弟，是
这家连锁店的店长。虽然
妈妈觉得我和一个理发师
交往有点不对等，但想到
人家的善良与真心，也就不
计较了。

有一天，6号对我说，他

想到海南去开一家店。我不
解，以为连他也要离我远
去。他却握着我的手说：“我
觉得你要一方面吃药，一方
面换一个环境，我就想，海
南，阳光灿烂，说不定可以

把你晒回来！”
经过一番筹备，我和他

一起去了海口，他在家人的
资助下开了理发店，我呢，
也在一家影楼找到了工作，
并且就在这家影楼和 6号
拍了婚纱照。

四年中，妈妈持续不断
地给我寄药，我和 6号一有

机会就去晒太阳。其实我说
的晒太阳并不一定是指跑
到阳光底上，而是指心情晒
太阳。有一个人陪伴你、关
心你，就能让你的心每天都
晒到太阳。有一天，他对我
说：“你照照镜子。”我这些

年是一直不怎么敢看镜子
的，他把我推到镜子前坐
下，说：“你看你的脸，已经
差不多快好啦！”他说的是
真的！我看着肤色渐匀的脸
庞，眼泪又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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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在一个城市呆上一
季，特别是夏季的来临，它让

我浮躁不安，甚至于恐惧某些
东西。

在那些闷热的黑夜里，一
个人散落着黑发，赤着脚在屋
里走来走去，思忖着自己曾经

的爱情旅程，回忆着些许爱情
的春夏秋冬，却从未真正驻足

停留。
遇见夏天，也是这样一个

寂寞的夜晚。
那天，我拿着一瓶冰镇的

冰水走上阳台，当那个喧嚣的
城市渐渐静下来，就这样真实
地放在面前，才知道，生活不

过是一颗完好的蛋，光洁的壳
里是你意想不到的糜烂。我们
总是被眼前欺骗而忘记现实。
生活如此，爱情也在劫难逃，
所以，我只能靠冰箱里的一瓶
瓶冰水寻求心的宁静。

一个阳光般的男子在屋

外朝我示意：可以喝你的水
吗？我给他一个妖艳的笑和一
个柔媚的指勾，我正等待一个
午夜邂逅的男子一起喝冰水，
他敢吗？一分钟后，他跟着我
进入我的房间，我拿出一打冰
点水，穿着薄如蚕纱的睡衣，

和他背靠着背坐下。
在那个寂寞午夜里，一瓶

瓶冰水被咕噜咕噜灌下去，一
直聊天，直到累得吐不出半个
字，就像两尾看破红尘的鱼，
朝宁静的深海游啊游……

阳光刺眼，照在脸上，也

照在那张纸条上：谢谢你的
水，我是夏天，我们一定会再
相遇。多久了，在这个夏季的
城市里，睡得如此香甜与沉
美，只因了昨夜的夏天，莫名
地，潮红涌上脸。

原来，爱上一个人，只需

要一次遇见的时间。
再次遇见夏天，是下班的

街头，他朝我招手，温和地笑。
然后，我们在小巷深处的茶馆
里大口大口地喝水，直到傍
晚。走的时候，他说，知道我有
多喜欢你。我飞也似的逃离，

他已不是自由人，即使我能得
到他全部的爱，又有什么用。

那个夏季依然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夏天依旧会来找
我，也留宿，那是与他妻子吵
架的时候。我睡床，他睡沙发。
经常在黑夜中，我会独自醒
来，然后跪在他的旁边，亲吻

他的额。就这样一直到最后，
直到我离开，我想。

夏天的妻子终于找到我，

带着这个城市白领惯有的矜
持与傲慢，让我离开。这有什
么难，不过是再次踏上旅程
而已。

在火车站的时候接到夏
天的电话，他的声音哽咽：可
不可以不要走。我说，夏天，谢
谢你陪我喝冰水。他说，我会
一直记得你。我在火车尖锐的
汽笛声中微笑。

夏天，我们只是在这个夏

季邂逅然后一起寻找清凉与
宁静的两尾鱼。对于彼此来
说，我们只是这个夏季为对方
吹过的一阵微风罢了。

我要去到另外的地方，过
另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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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时谈一场小恋
爱，是每一个学生的心愿，

我也未能免俗，交了一个不
好不坏的男朋友，谈了一场
不咸不淡的恋爱。我们都是
南京人，毕业后各自去找工
作，学校牌子不响，专业也
并非热门。我在碰壁几次之
后，就到一家影楼当摄影助

理，就是打打灯、调调布景。
我本来就爱好画画，心想要
是能够做个女摄影师也不
错啊。摄影师吉阳就是老
板，长发披肩，颇有艺术家
的气质，既拍婚纱、写真，也
出外景帮广告公司拍广告

片，生意很兴隆。我帮他提
着反光板、三角架，看他打
着响指对模特说：“OK！”
或者“再换个 POSE！”觉

得真是太有型了！相比起
来，大学男友简直青涩得叫
人厌烦。

现在的年轻女孩拍写
真都越来越出位，吉阳有两
张样片。女主人公是全裸
的，只披着一层轻纱，尽显
曼妙身材。几乎每位女顾客
来选择套系的时候都将眼
光停留在这两张照片上很

长时间，然后凡是身材还过
得去的，就会直接指定这个
动作。

影楼除了我之外，还有
两位化妆师，与我年龄相
仿，她们整天粘着吉阳，都
想近水楼台地拍写真。吉阳

也很慷慨，没事的时候就给
她们拍，只有我从不提出这

个要求。每当他将眼光从相
机上移向我，我都矜持地一

笑而过。
他是一个好师傅，手把

手地教我摄影技术和修图
软件，把我从一个门外汉变
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

摄影师，很多他不想接的活
儿，我渐渐都可以代劳。如
果是两人一起工作，只需一
个眼神，我就能够领会他的
意思———灯朝哪儿多打一
些，或者把顾客的手臂朝哪
个方向多转一点。

在一次疲惫的外景拍

摄工作之后，我们回到影
棚。我累得瘫倒在平时给
顾客当道具的沙发上，他
蹲下来看着我，眼神像涂
了胶水一样不能移动。他
说：“别动，你现在的姿势
特别美，专业模特都摆不

出来！”我一笑，也懒得动，
就见他忙着扯背景布，又
打开灯。我听到他急促地
揿动快门的声音，一下又
一下。

我又在他的建议下拍
了裸体的艺术照，甚至没有

一层轻纱的遮掩，但我当时
心里非常宁静，因为那多角
度射来的灯光、抽象油画的
背景、明亮的沙发，整个影
棚，都营造着如同电影场般
的奇幻效果。不久，他收起
了相机，用他的双手代替目

光来抚摸我的身体，他也在
这场彼此吸引的“电影”中
入戏了。

正当我与吉阳的纠缠没
完没了的时候，有一天，妈

妈忽然惊讶地看着我说：
“鸣春，你的脸怎么花了？”
我赶紧去照镜子，我本来皮
肤偏黄，但现在额头、脸颊
上，忽然出现了几块白斑。
我没在意，心想，谁的皮肤
颜色完全均匀啊。我换了发

型，用发丝遮住额头和耳
旁。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惊
讶地发现，手背上也出现了
白斑。

吉阳仍然是我的老板兼
男友，在他心情好的时候，
他会爱怜地摸我的头。这一

天，他惊叫道：“哎呀，你是
少白头啊？”我拿起一面圆
镜，对着化妆间的镜子照，
果然，我引以为豪的乌黑长
发中间，居然长出了白头
发，不是一丝一丝，而是一
簇一簇的！

我这才害怕了，妈妈陪

我去医院，确诊为……我不
想说出那个病的名字！但这

种病的病因不详，也没有什
么特殊有效的方法来彻底
根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
病越来越明显，我恨不得拿
头发把脸全盖起来，再热的
天气也不穿短袖、短裙。还

有头发，我不得不把头发染
成金色、黄色、褐色，以遮盖
汹涌出现的白发。

我变得极其自卑，怕见
到熟人，怕他们看见我的脸
后的惊讶表情；也害怕路人
偶尔递过来的目光。妈妈带

我到北京、上海治病，没有
什么效果。后来又查到山东
一个小地方的医院可以治，
爸爸也带我去。中药、西药
吃了一堆，还有一种疗法，
是从大腿上取一块表皮，移
到病变的脖子上，我也去做

了，痛得我撕心裂肺，但没

几天，这块移来的表皮就脱
落了。

我在吉阳的影楼工作，
什么保险都没有，看病花了
家里不少钱，所以不看病的
时候我仍然回去上班，至少
薪水还可以。有一次，我在
影棚的角落里折反光板，不
容易被人看见。吉阳和几个

同事进来，忽然聊到我。吉
阳说：“她得的病叫———”
同事准确地说出病名，另一
个同事说：“真是可惜，本来
是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吉
阳先是不说话，接着说：“这
病不传染吧，接触皮肤不会

传染吧？”我本来还幻想着
他会在我人生的大难中支
持我一下，没想到，他想的
竟然是这个！

我提出辞职与分手，这
一次，他痛快地同意了，并且
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裸体艺术

照全删了，以示“诚意”。

我与大学男友断了，
和吉阳在一起了。但是不

久，我居然发现，吉阳与
两个化妆师都曾有过特
殊的关系，有一次我走进
影棚，居然看见其中一个
正坐在他的腿上。我跟吉
阳大吵大闹，他却说：“大
家都是单身，没有必要介

意这么多吧。”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他

对我失去了原先的那份客
气，经常当着顾客的面训斥
我：“灯朝哪儿打！你动不
动脑子啊？”有一次，我修
坏了顾客的照片，又没有在

电脑里留底。我还没来得及
说：“相机里还有原稿！”他
就先捶了一下电脑，接着反
手给了我一巴掌，我这才知
道他有一副急脾气，稍有不
如意就挥拳。

我想离开，但又非常喜
爱这个工作；心里仍然爱慕

他的才华，但也很恐惧。我
提出辞职，他觉得现在影楼
的竞争很激烈，我一旦辞
职，一定会成为他的竞争对
手。我们谈了好几次，一直
未果。常常一语不合，他就
暴跳如雷，有一次把我推倒
在器材堆里，我当即被撞得

头破血流，吓得他赶紧把我
送到医院抢救。

恢复后我坚决不再去
上班了，万万没有想到，他
居然想出了无赖的一招，他
给我发短信说：“别忘了，

我有你的裸照！有几张已经
逾越了艺术的尺度了！你小
心点！”我收到短信非但不
害怕，反而感到好笑：你原
以为是艺术、是艺术家，结
果却变成了猥琐与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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